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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

干岩矸、独花兰、回心草……这些中药草的名字，于你

或许很陌生，但对张思砺、文刚、张岩而言，却是心之所想、

情之所系、梦之所往。

八年前的一次巧遇——发现了珍稀药草干岩矸，让这

3名60后的心被遗憾填满：神农尝百草，何止利千秋。难

道，这些名贵药草，从此只在书中有，无从山中寻？

不解之缘，从此结下。三人在大山里筑了梦——从抢

救到繁育，再到回归，每一株药草都在他们的悉心呵护下，

随风摇曳、舒展身姿，成为最美的风景。

与其说，他们在等药草长大，不如说，他们在呵护

中医药的未来。3名60 后跋过山、涉过水，于困境中站

立，于绝境中突破，用泪水、汗水浇灌草木、凝成信仰、

成就梦想。

梦想家不是空想家，而是脚踏实地的践行者。药草种

不活，就去请教专家；资金跟不上，就以油养药；扩繁有难

度，就反复试验；回归有障碍，但无论如何也要一试……

他们为药草萎蔫伤过心，为艰难处境流过泪，但“一觉

醒来好像又有了斗志”。怀揣着对药草的爱、对中医药的

爱，他们义无反顾地奔赴，坚韧又勇敢，平凡又不凡。

梦想家不是独行者，而是得道多助的幸运儿。三个人

的坚守，变成一群人的坚持。梦想的种子，在每个人心里

发芽。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市林业局、上合组织……

多方力量汇入，追梦路上，3名60后并不孤单。

如果你问：“东印山的本草园里有什么？”

那么我答：“有一群人的药草梦，有无法被磨灭的情怀

和坚守。”

八载岁月为何付？上合组织考察团形容：“看似是个

神话的事，却被3名60后做成了，他们创造了奇迹。”但你

若要问3名60后，他们或许只是理理陈旧的夹克，擦擦身

上的泥污，取下褪色的帽子，用发光的眼神看着你：“四棱

筋骨草，治风湿的，我们现在有1500余株了！”

你看，所有梦想都在此刻稳稳落地，成为一种如一的

坚持，成为一种无悔的行动。大山深处，他们在，药草便

在，梦想就在！

□本报记者 周立 左黎韵

航拍镜头下的垫江县东印山，宛如一条蛰伏群山
中的卧龙。

11月18日清晨，山中薄雾还未散去，隐藏在林
间的林草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库基地，静谧且幽深，
又略带神秘。

张思砺和三名志愿者正踮起脚尖，将药草上方的
篷布一张张揭开。

“今天天气好，要让这些药草晒晒太阳。”张思砺
揭开最后一张篷布后，捶了捶腰，抬头，目之所及，皆
是重峦叠嶂。

“这些药草扩繁成功后，就可以试回归了，迁回它
们的原生地。”说到“回归”这两个字时，他疲惫的双眸
陡然亮了几分。

张思砺、文刚、张岩三人均是60后，也是多年挚
友。8年来，他们与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合作，先
后进行了36次科考，对520余种名贵珍稀中药材植
物进行迁地保护，在东印山上打造了占地100余亩的

“本草园”。三人称，这8年也是自己心灵“回归”的过
程，如同这些即将回归原生地的药草。

他们的故事，吸引了上合组织国家多功能经贸平
台数智产业经济发展工作委员会的注意。今年11月
1日，考察团实地考察后称：“看似是个神话，却被3名
60后做成了，他们创造了奇迹。”随后，双方达成协议
深化合作，将共同致力于珍稀野生药用植物保护及森
林食品的研发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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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看过的第57个地方。”沐着山
风，身着迷彩服、脸色黝黑的文刚告诉记
者，他和张思砺、张岩均在农村长大，工作
后也算事业有成，且都有个田园梦，“30年
前，我们就开始寻找一个将来可以一起养
老的地方。”

他们最终被东印山的“原生态”所吸
引。这里植被良好、立体气候明显、未遭
受过污染，同时伴随的还有“五无”——无
路、无电、无水、无土、无人（劳力）。

2015年，文刚和张岩承包了东印山
上300多亩山林，想在林间的荒坡上种
植纯天然油茶树，榨出真正的森林食品
茶油。油茶树要种植8年才能大规模挂
果，因此多年来他们几乎只有投入，没有
产出，可仍坚持不施一滴农药、一粒化
肥。

没想到，不久后的一次意外，让他们
“不务正业”，干起了一桩看不到产出的
“蠢事”。

这次意外缘于两人的好友张思砺及
其友人刘正宇在金佛山待了几天。

刘正宇是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原
资源室主任，专注药用动植物资源分类研
究工作40多年，国内5种珍稀植物以他的
名字命名，被中国中医科学院聘任为“神
农学者”。也是他，向全世界宣布：崖柏并
没有在地球上绝迹，中国仍存在一定的野
生种群。

张思砺从小就对中草药感兴趣。那
次，二人在金佛山的悬崖峭壁上，发现了
几株珍稀药草——干岩矸。

“此药能抑制肿瘤细胞。”张思砺说，
刘教授当时很兴奋，因为他已多年未在野
外看到过这种药草了，“他很痛心地说，受
环境污染、栖息地破坏和过度开采等因素
影响，许多中药材植物的分布面积和种群
数量都在逐年减少。这意味着，未来，传
统中医学可能失去大量潜在的药物来
源。”

那次回来后，张思砺便有了个大胆的
想法：能不能将这些珍稀药草迁到两位好
友在东印山的森林食品基地保护起来，让
其不至于灭绝？

张思砺这一想法得到刘正宇和文刚、
张岩两名好友，以及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
所的支持。

“东印山植被丰茂，森林、湿地、砂土

地等生境系统相互渗透，形成了光照充
足、温湿度适宜的局部小气候，各种酸碱
度的土壤均有，确是栽种药草的极佳场
所。”刘正宇说。

由此，基地里多了一方“药谷”。
此后，但凡节假日，张思砺便跟随刘

正宇奔波在荒无人烟的崇山峻岭，探神
农、登秦巴、爬娄山、进武当……先后在云
贵川渝鄂陕等地区进行了36次科考，历经
艰辛调查采集各类植物标本上千份，将
520余种珍稀名贵中药材资源移植到东印
山。

然而，每“抢”回来一株珍稀药草，张
思砺的心情便沉重一分——

独花兰，曾有人在巫山竹贤、彭水黄
家发现过。可2020年张思砺再去竹贤
时，寻遍深山也未见其踪迹，最后在一村
民家的花盆里发现两株，花高价买了回
来。2021年，有人在汉中发现20多株，
2022年张思砺再去时，却没有了。

麻栗坡兜兰，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据
记载，10年前在金佛山西坡有1000多株，
2021年张思砺在那里发现9株，2022年
变成了4株。今年，他不敢再去了。

“每一次发现，都是一次心痛。”张思
砺告诉记者，“因为这个事越去做，就会发
现越来越多的珍稀药草在迅速消失。”

前期基地庞大的投入和近乎为零的
产出，本就让文刚和张岩举步维艰，可他
们还要花精力和劳力去管护越来越多的
药草。张思砺思索再三，找到一个林业系
统的朋友，看是否有针对野生药用植物抢
救的项目支持。

对方一句话便让他语塞：“你先说说，
这个事预期的经济效益有多高？”

末了，对方还加上一句话：“垫江地势
平坦，能种油茶的地方多得很，他们非要
去东印那个荒山里去种。一开始我就觉
得他们傻，没想到你也跟着越来越傻。”

张思砺沉默着回到东印山，和文刚、
张岩商量，中药材这个事还搞不搞、怎么
搞？

“茶油实现量产后，我们就能以油
养药。搞，继续搞！”文刚和张岩的支
持，再度燃起了张思砺内心那险些熄灭
的火苗。

文刚还给药谷起了个响亮的名字：本
草园。

“一开始，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不想让这
些物种灭绝。渐渐地，我发现这还远远不够。”
今年上半年退休后，张思砺又有了一个更大胆
的想法——进行大面积扩繁，然后将植株迁回
它们的原生地，逐渐恢复其野生种群数量。

然而，这个浩大的工程没能第一时间得到
家人的支持。

“咱总得留点钱养老吧？”妻子眼巴巴地望
着他说。

好说歹说，妻子最终让步了，却只答应将
他的工资卡拿给他自行支配。

文刚和张岩在一阵沉默后，也松了口：“毕
竟，人总得干点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才不枉
来这人世间走一遭。”

“有时遇到挫折也想过放弃，但一觉醒来
好像又有了斗志。”在采访时，张思砺眼眶泛
红，由于连续两昼夜忙着榨茶油没怎么休息，
他的声音很沙哑。他别过头，缓了一阵，回头
说：“总之这个事，还是想继续下去。”

“让他睡会儿午觉吧。”文刚接过话茬，带
记者来到一片松林下。

看着那片长势极好的山豆根药草，文刚感
慨万千：“扩繁比仿生栽培更难，更需要技术。
你别看这些东西现在长得好，我们却走了不少
弯路。”

几年下来，他这个门外汉也成了半个中药
材专家。

“山豆根配以干岩矸，抑制肿瘤细胞的效
果更好，目前我们在野外发现的山豆根只有26
株。”文刚说，最初，他们在温室播种育苗，再将
种苗移栽到基地，不想却遇上倒春寒，5亩多种
苗死的死、伤的伤；去年又碰上高温干旱，损失
惨重。

最后他们选择了扦插。但山豆根是根块
入药，扦插的枝条只长须根，不能形成根块。
扦插约8年的山豆根会开花结出果实，得到种
子后再播种，之后再长10年才能入药。

“整个过程要18年！”文刚说，今年基地的
山豆根正式进入扩繁试种阶段，面积约10亩，

“如果播种后的苗子今后能成功回归原生地，
那得有多好。”

“最难的是独花兰。”休息了片刻的张思砺看
上去精神状态好了很多。他说，独花兰不能自行
靠种子繁育，因为其种子里只有胚根、胚芽，没有
胚乳，野生环境中只能靠根部抽芽繁育。正因如
此，其在野外总是聚集在一处生长。若有人采摘
和破坏，很容易被“一网打尽”。

要扩繁独花兰，仅靠根部抽芽，是一个极
其漫长的过程，显然不现实。张思砺只得花钱
找到专业公司，通过人工干预让独花兰的种子
能生根发芽。

除了独花兰，其余有条件扩繁的药草，他
们正陆续分批次尝试，目前已成功扩繁10多种
药草。

如四棱筋骨草对治疗风湿有奇效，张思砺
指导工人和志愿者按照传统的分兜移植和扦
插技术，刨出地下茎块，分成不同的种块进行
播种，目前已扩繁1500余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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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首次有了让这些药草回归原生地
的念头，张思砺便开始起草回归方案，几易
其稿却始终不满意。

“这的确是个大工程，困难重重。”他说。
首先是技术问题。在东印山人工呵护

下长势良好的药草，回到原生地能否存
活？“以前有人回归过干岩矸，失败了，也便
放弃了。”张思砺这些年翻烂了不知多少资
料，却对此没多大把握，“可我无论如何想
试一试。”

其次是回归后谁来管护。即便这些
药草有较高的存活率，如何防止其再度
被人为破坏也是个问题。“必须得到当地
主管部门的支持，还得有一支专门的队伍
来管护。”张思砺说，这又牵涉到第三个问
题——资金。

今年1月，东印深山里的本草园被市
林业局授予“重庆东印山林草药用植物种
质资源库基地”，入选我市第二批市级林草
种质资源库名单，加之前不久与上合组织
签订的合作协议，再次让三位老人提振了
信心。

“已和刘教授约好，开春后便去青川和
汉中科考，回来就着手准备回归的事。先试
一下，成功了再想办法大面积回归。”张思砺
沉默了片刻，喃喃道，“神农尝百草，始有医
药。不能让我们的后代只有在书本中，才能
看到传统中医学的那些名贵药材。”

张思砺说，这些年，这个由专家、志愿
者，以及他们三个“老头子”组成的团队所做
的一切，或许到最后根本没什么成果，但至
少能让一部分人了解中医药，增强
保护这些药草的意识，这也是一种
收获，“至少在这大山里，我们寻到
了自己的梦。”

记者离开东印山时，天色已暗，
回头看去，远远地，能看到张思砺仍
立在暮色中，望着连绵
的群山。

那些大山，是珍
稀药草的家，也是他
们心灵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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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名、用药部位、性味、功效、运用——记
者在本草园看到，每种药草旁，都立着一个用防
腐木制成的、印着各种信息的标牌。

张思砺蹲在地里，仔细查看这些宝贝。
他身着陈旧的夹克，全身都是泥污，连头上

那顶褪色的帽子上也沾着泥。他面色憔悴，唯独
一双眼睛泛着光。

“濒危珍稀的野生植物，往往对生存环境要
求极为苛刻。所以比抢回来更难的，是让它们在
这里存活。如果不能存活，我就是在搞破坏。”张
思砺欣慰地说，还好有刘教授指导，“抢”回来的
药草目前基本上都活了。

刘正宇指导他要仿生栽培，即模仿野生植物
原有生境，帮助它们易地存活。这看似简单，其
实有着大学问。

以干岩矸为例，这种药草喜欢湿润半阴的环
境，但又不能直接淋雨，过分潮湿易烂根。

张思砺从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移栽了10
余株人工繁殖的干岩矸到东印山后，专门搭建了
钢架棚，精心呵护。可1个多月后，这些干岩矸
还是长得不怎么好，甚至有几株还出现了萎蔫。

“刘教授来了一看，就说土壤有问题。”原来，野
生干岩矸一般长在悬崖上凹进去的地方，喜石灰
岩风化后混合腐殖土的土壤。于是，张思砺每年
都前往野生干岩矸的原生地金佛山，从陡峭的绝
壁上撬下一块块石灰质土，又一筐筐运回东印山。

几乎每一种植物的迁移，都要经过反复试
验，才能找准最适宜其生长的条件。

在本草园的崖壁上，几丛长着椭圆形叶片的
草本植物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西南山区名
贵的药材植物回心草。回心草原本生长于云贵
川的高原一带，张思砺经过20多次试验才将其
成功移植过来。

回心草喜阴湿的水沟、山涧地带，需要光却
不能直射，不能干也不能水多。张思砺先后在
坡地、湿地、林沿地带进行了试种，植株长势始
终不好。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处密林下的
石壁上，发现了许多苔藓植物，直觉告诉他，回
心草一定喜欢这样的小生境，便在石壁上试种
了两株。

经过半个月的观察，回心草抽芽率比之前
提升了一倍。他又在石壁上移栽了第三株、第
四株，逐渐形成了一小块以回心草为主的植物
群落。

重庆市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缙云黄芩习性
亦如此，半阴半阳的崖壁最适宜其生长。“缙云
黄芩原本仅生长于缙云山上，我们经过10多
次栽培试验才将它成功移植过来。”张思砺最
初把缙云黄芩种在田土里，总是长不好，受到
种植回心草的启发，才让缙云黄芩在本草园蓬
勃生长起来。

随着本草园里的药草越来越多，需要的劳力
也越来越多。由于资金有限，基地常年只请了几
名山下村民做工。更多的活，则要靠志愿者帮忙。

志愿者，是这个基地另一道独特的风景。
“8年来，他们无偿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劳力支

持，支撑着我们走到现在，让我很感动……”张思
砺说，一开始就有不少朋友时常上山帮他们锄
草、施肥、移栽药草等，后来朋友介绍朋友，志愿者
越来越多，每年自发上山干活的志愿者达1000
余人次。特别是这两年油茶开始陆续挂果，果实
必须及时采摘，一到10月份，几乎每天都有五六
十人上山帮忙采果、运输、榨油、包装……

年近50岁的黄承梅家住渝北区，除了一起
参与科考，她几乎每个周末都要自驾来东印山，
为本草园的药草松土、施肥。她告诉记者：“可能
是他们3个人的情怀感染了我，我觉得很有意
义，内心也在大自然中找到了平静与纯净。”

就这样，三个人的坚守，变成一群人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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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左黎韵

珍稀濒危中药材是中医药传承发展的重要物
质基础，在防病治病和临床应用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当前，我市药用植物资源分布情况如何？珍
稀野生药用植物保护面临怎样的形势？11月24
日，记者采访了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中药资源
中心主任、研究员张军。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独特的气候和地理环
境，孕育了丰富的药用植物资源。”张军介绍，最新
普查数据显示，我市药用物种资源总数达4000余
种，主要分布在三峡库区及大巴山区、武陵山区，
以及重庆中部低山区域，其中90余种药用植物处
于受威胁或濒临灭绝的境地，被列入《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名录》。
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野生药用

植物保护也备受关注。在张军看来，原生地破坏、
人为采挖是造成这些野生药用植物濒临灭绝的主
要原因，“不少珍稀药用植物本身呈小种群散布，
野外种群自然恢复并不容易，必须通过引种、扩繁
等手段，将它们转移到条件良好的人工环境中进
行保护栽培。”

目前，我市以金佛山药用植物园、南山植物园、
万州三峡珍稀植物园等大型植物园为载体，形成了
一整套适宜亚热带季风性气候的引种技术，已对
70%以上的国家重点保护药用植物进行了迁地保
护，包括红白芨、重楼、石斛等重要的药物原料。同
时，珍稀药用植物的人工扩繁技术也取得了不断突

破，运用扦插、细胞繁育、基因重组等手段，我市已
对人参、黄柏、天麻、铁皮石斛等近百种野生居群受
威胁的药用植物，进行了大规模人工栽培，对野生
药用植物多样性保护起到重要作用。

不过，野生药用植物的保护是一项长期系统
性工程，在保护过程中，人力、设施、经费都是需要
考虑的因素。如何才能扩大保护范围？张军认
为，建立市场化、多元化投融资机制，鼓励引导工
商资本、民间资金参与种质资源保护，提高药用植
物的综合利用率，不失为有效途径。

以野生天麻为例，目前我市已引入多家农业
企业，在城口等地开展林下仿野生栽培，不仅让这
一“极危”的药材物种“起死回生”，还带动当地村
民增收，成为富民兴村的支柱产业。

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中药资源中心主任张军：

重庆90余种药用植物受威胁或濒临灭绝本草园里的情怀和坚守

在深山为500余种珍稀药草
8年来 3名6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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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宇（左）和科考团成员在野外寻找植物。（受访者供图） 11月18日，张思砺（左）、文刚（中）和村民在基地里除草。 兜兰

开栏语
于浩渺宇宙，人类是如此渺小，每个人都生而平凡。

然平凡的人往往能给我们最深的感动——或是瞬间的善

举，或是长期的坚守，抑或内心那一缕执念化作了现实的

价值体现。

每一个感动的瞬间、每一段温暖的故事，都是一个普

通人对初心的坚守、对美德的传承，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彰显出平凡人的精神、价值、力量与担当，能温暖别人、驱

散阴霾，推动社会朝着更美好的目标迈进。

平凡的人，散发着新时代的凡人微光。当一束束微

光汇聚在一起，就能照得更亮、照得更远，照亮一座城。

即日起，重庆日报推出“凡人微光 温暖山城”栏目，

向广大读者讲述这些平凡之人的故事。敬请关注。

钩藤

11月18日，垫江县沙坪镇，重庆东印山林草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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